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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江涛：趟水

厦门的出租车司机朱江涛最近真是

弄了一身水，怎么甩也甩不干。

先是一大早就碰上强行下车、跳江

自杀的女乘客，惊慌失措的他压根儿就

来不及多想，纵身一跃，从 20 多米高的

桥上跳入江中，几经波折才把人救上岸。

好不容易逃离了江水，现在他又陷

入了舆论这潭浑水。

这边，纷至沓来的新闻头条，把他追

捧为“不畏艰险，舍己救人”的英雄，就连

老家的乡亲，都觉得他“给全村争了光”。

还 没 等 他 反 应 过 来 ，那 边 网 友“ 不 顾 安

危，盲目救人”的吐槽又此起彼伏。

尽管他一再强调救人时并无多想，

眼里只有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命，“如

果犹豫，女孩就没命了”，外界的褒贬

还是纷扰不休。在这潭浑水的包围下，

他似乎成了局外人。而岸上的那些事不

关己的旁观者，却更像游戏的主角，只

有他们才有闲暇和心思，用臆想和猜测

去指点江山。

程海涛：猖狂

“我整死你！”

喊这话的，可不是横行霸道的豺狼

虎豹，而是黑龙江望奎县低保局局长程

海涛。这一次，把他惹得气急败坏、口出

狂言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家里那几辆车

上的假牌照。

平时局长顶着它们招摇过市，光明

正大地进出政府机关，倒也没人说啥？偏

偏最近碰上眼尖的网友，被逮了个正着，

这回，面对记者的再三质问，他终于忍无

可忍了。

“ 我 的 事 归 你 管 吗 ？这 个 能 算 个 啥

事？”

得得得，你是人民的公仆，相信你会

秉公处理，但记者行使公民的监督权，也

合乎法理吧。

“你记着，你要是给我整了（报道），

我就上你们单位找你去，上你家吃饭去，

我要是不干了（不当局长），我整死你！”

看来局长你这回是真怒了，但有个

问题，是谁给你如此猖狂的权力？

覃某：逃离

父母眼中“平时好吃懒做，把心思都

用到上网打游戏上面去”的覃某，也曾想

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。只不过，这个空间

在他一次次逃离中，不断地缩小。

吃不了苦的他从大城市逃回小镇，

事业屡遭挫败后，他又心灰意冷地逃回

家中，索性躲在双亲膝下“啃老”。最近，

父母苦口婆心地劝勉，又把无所事事的

他给“逼出”家门。

一路奔逃的他，不仅远离了这个世

界，还掉入黄粱美梦中。如今，无处可去

的他，竟想躲进监狱，把那儿当作最后的

避风港。

为了进去混口饭吃，他灵机一动，自

导自演了一出“抢劫案”。只可惜，演技再

精湛，骗得了自己，却瞒不住警察。入戏

再深，被识破之后，也得幡然醒悟，回到

现 实 。找 回 属 于 他 的 一 席 之 地 ，安 身 立

命，而不是在摔出一身伤后，选择用逃避

和谎言来麻醉疼痛。

李勇：模范

17 日 22 时，北京 103 国道与凉运路

路口的红灯亮起，出租车司机李勇及时

停下等候。

相邻车道上，一辆大货车这才直闯

红灯，呼啸而过，后面又有一辆超载货车

紧随而来。就在此时，李勇身后的私家车

突然换道，为了避让它，超载货车猛打车

轮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侧翻，狠狠地砸向李勇。

李勇的生命就此亮起了红灯，永远

停留在这个路口，而他所捍卫的东西，也

碎了一地。

有 人 觉 得 愤 恨 ，有 人 为“4 辆 车 中

唯 一 守 规 则 的 人 死 了 ”而 痛 心 ，把 李 勇

称 作 规 则 的 捍 卫 者 。其 实 这 也 不 是 他

第 一 次 被 冠 予“ 模 范 ”的 称 号 ，在 他 8

年 的 出 租 车 生 涯 中 ，就 有 4 年 被 评 上

“模范司机”。

然而，“模范”“标兵”“榜样”似乎只

是一个个瞬间的点赞、一个个脱口而出

的称呼，人们从来不吝于把它们颁给那

些维护公序良俗的人，却鲜有人想把这

些人捍卫的东西，放入自个儿的心中，更

别提要嵌入到言行中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张 渺

插过秧，养过鱼，农民熊庆华走进自

家 18 平方米的杂物间，门一关，“谁都别

来打扰”。那是他的画室。

下一秒，画家熊庆华拿起了画笔，在

画布上恣意挥洒。

画框和画架，是他自己动手做的，油

画布是他在普通的粗布上打了石膏底制成

的，颜料是便宜的罐装颜料。

捕 鱼 、 掏 鸟 窝 、 偷 西 瓜 、 老 鹰 捉 小

鸡 ⋯⋯ 一 个 又 一 个 鲜 活 的 农 村 生 活 场

景，从他的笔端跳到了画布上，又从画布

上跳进观赏者的眼睛里。“中国梵高”“农

民画家”之类的桂冠抛向了他。

可是在老家湖北省仙桃市通海口镇永

长河村，熊家的独子熊庆华，很长一段时

间，都被村民们当成了教育孩子的反面典

型——“怪人，废物。”“天天画画能当饭

吃？”“他家里把他惯坏了！”

他初中辍学回家，攒零花钱买小人儿

书，回家后在废纸上照着画。他找不到老

师教，就买 《中国人物画技巧》 之类的美

术图书自学。每每稍攒出点儿钱，他就骑

车四五个小时，穿行五六个镇子，一路颠

簸着，到 40 公里外的市区买绘画笔，买

绘画书。有时候想买的太多，钱又不够，

他就蹲着看书，看到书店打烊。

他 去 城 里 打 过 工 ， 去 镇 子 里 送 过 牛

奶。最终还是“逃回了乡下”，继续画画。

这个黝黑消瘦的中年男子，不抽烟，

不喝酒，不打牌，除了画画，几乎没有别

的爱好，身上还时常粘着洗不掉的颜料，

总显得跟别人格格不入。

但他对村子里的人和事，满怀情感。

他画牛 ， 用 深 深 浅 浅 的 棕 色 颜 料 展

现 牛 的 肌 理 。 牛 在 黄 色 的 土 地 上 奔 跑 ，

尘 土 飞 扬 成 漫 天 的 暗 黄 色 ， 牛 骨 骼 中 的

蛮 横 从 每 一 笔 中 向 外 发 散 。 他 喜 欢 这 些

不 羁 的 牛 ， 尤 其 喜 欢 挣 脱 了 束 缚 的 自 由

感。

他画鱼，河水是泛出珠光的浅蓝色，

层层的波浪如同大大小小的珍珠，鱼儿翻

腾出水面，落在渔人的网中，每一条鱼的

嘴都微张着，仿佛随时会在画布上翕动起

来。

他画孩子，灵感源自让他难以忘怀的

童年记忆，那记忆是彩色的，飞扬的，就

像最终在他画布上跃动的肢体一样。他总

是怀念童年，这种怀旧的情绪到秋天格外

严重。熊庆华喜欢那个“更好玩”的小时

候。

那时的孩子们不会总“窝在家里打游

戏”；那时的他是全村有名的孩子王，领

着大伙儿玩老鹰捉小鸡；那时的河塘，水

还是清澈的，没有怪怪的味道，还能让他

在夏天最热的时节，一猛子扎下去，抓着

鱼钻出来。

他笔下有一个动态的乡村故事，讲述

着他看到的，听到的，理解的一切。他画

笔下的农村有玩闹，也有琐碎和争执，有

劳作，也有无休无止的打麻将。

偶尔没有灵感了，他就骑着自行车，

在村子里的田埂上绕圈圈。他到哪里都挎

着他的相机，特别喜欢高速相机的连拍功

能，拍孩子，拍鸟，拍天边的火烧云。

他家二层小楼的白墙上，挂着来自欧

洲 新 古 典 画 家 雅 克 · 路 易 · 大 卫 的 名 作

《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》，

左边是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保罗·杰克逊·

波洛克的杰作，但是他的笔下，是农村最

常 见 的 手 扶 拖 拉 机 穿 行 在 泥 泞 的 乡 间 小

道，熊庆华说，在农村长大的人们，应该

都记得“坐在上面被颠得五脏六腑都翻滚

的经历”。

他的故乡几十年如一日，经济发展缓

慢。乡亲们的观念也几十年如一日，大伙

儿更喜欢年画式样的传统风俗画，对熊庆

华的“鬼画符”不怎么欣赏得来。

村 民 们 那 些 戳 人 脊 梁 骨 的 话 ， 说 了

20 多年，声音终于慢慢低了下去，消失

了。

现在的熊庆华，已经在北京 798 艺术

区推出个人画展“永生的乡村”，单幅作

品的价格超过了 6 万元人民币。他跟北京

一家艺术机构签了约，有了每年 30 万元

的保底收入。

熊 庆 华 人 生 的 转 机 出 现 在 2011 年 ，

他的初中同学雷才兵，走进这位连上网都

不 会 的 画 家 的 画 室 ， 从 堆 积 如 山 的 画 作

里，挑出几十件来，一张一张拍下来，发

在网络论坛上。

“他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美术教育”，

雷才兵向所有人介绍熊庆华，“但第一次

看到这些画时真的打动了我”。

有 人 不 相 信 这 些 “ 极 富 生 命 力 ” 的

画，是出自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农民

之手，“正宗的美院派冒充！”有人开价数

千元，要买熊庆华的作品，有人干脆留下

了联系方式。帖子的点击量很快达到数十

万。

熊庆华火了，也吸引了来自殿堂的目

光。他修了新的画室，也用得起高档的颜

料和正经的油画布了，5 年里，他卖掉了

200 多 幅 画 ， 总 有 收 藏 者 或 是 媒 体 联 系

他 ， 终 于 没 人 再 说 他 的 画 “ 换 不 回 一 分

钱”了。

但除此之外，他的生活也并没更多的

变化了。“以前该怎么过，现在还怎么过

嘛”。

他 并 不 想 顺 着 突 如 其 来 的 名 气 往 上

爬 ， 他 的 脚 跟 儿 仍 然 扎 根 在 乡 村 的 土 壤

中，他的画也是。

在老家的村子里，熊庆华依然闲时画

画，忙时务农，偶尔做做木工。他不乐意

去北京，不乐意去任何大城市。都市的钢

铁丛林，会让他产生“饥饿感”，会画不

出画。对他来说，“不能画画的人生是不

完整的”。

是农民，也是画家

实习生 王嘉兴

肖亚洲身上有两个身份，两个身份之

间相距 700 公里。

平时，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

的学生，他骑着自行车赶去上课，附近是

“宇宙中心”五道口林立的高楼。到了周

六 ， 他 就 成 了 黄 土 地 上 的 “ 农 家 子 弟 ”，

挥 着 长 鞭 驱 赶 羊 群 的 羊 倌 ， 矮 到 泥 土 里

的土黄窑洞是眼中仅有的“建筑”。

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的一年半里，他在

两种身份之 间 不 停 切 换 。 利 用 几 乎 每 一

个 可 能 的 假 期 ， 扎 进 晋 西 吕 梁 山 区 石 楼

县 调 研 。 为 了 拉 近 和 农 民 的 距 离 ， 这 个

来 自 北 京 的 大 学 生 和 他 们 一 起 劳 作 ， 下

午 三 四 点 下 地 挖 大 葱 ， 晚 上 捆 扎 ， 第 二

天早上 6 点起来装车，到了 7 点半准时在

县城集市开卖。

大三暑假，他身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

都在为毕业去向纠结和迷茫，但肖亚洲已

经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书 《厚土——一个

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》。

他的调查纪实得到了国务院参事施祖

麟 、“ 三 农 ” 问 题 专 家 李 昌 平 等 人 的 推

荐。拿到初稿时，施祖麟教授时常出差，

就把稿子带在手边翻看。如今，这本被翻

得略显老旧的白色初稿册子，一直收藏在

他的办公室里。

在他看来，能够这么深入到农户，把

各家故事如此详细和直白展现出来的书很

少。吕梁市新闻办的一位官员也觉得，书

里反映的农村现实问题，与她多年观察掌

握的诸多情况“是一致的”。因为当地干

部都很希望看到这本书，肖亚洲寄过去了

30 多本，这位官员说还不够。

从北京到吕梁山区，要先坐 3 小时高

铁，再坐 4 小时的大巴车，走高速，上国

道，再转省道到达石楼。这条路，肖亚洲

说自己“闭着眼睛都能走”。

起初，就连县城里最好的宾馆他都住

不惯。因为水土不服，几天下来他瘦了一

圈。有时到村里遇到雨雪或是时间太晚不

便回县城，村民会把最干净的窑洞收拾出

来给他休息。但他第一次住进窑洞时，半

宿没睡着。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，怎么都

没法适应拱形的“天花板”。

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，一颠簸就是三

五天，寒暑假则要在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待

至少半个月，肖亚洲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如

何克服了晕车。尽管从 6 岁起，他就跟着

父母从湖北农村到北京生活，但他从来不

觉得自己是个“城里人”。出生在农村的

他，几乎所有直系亲属都是农民，“只有

农村的土地让我感到亲切”。

在高三学习最紧张的时候，他看了几

页 《平凡的世界》 就再也停不下来，抱着

手机看得痴迷，连着几天午休不睡觉，晚

自习后不写作业。一年里，与湖北老家截

然不同的黄土高原景象，他在脑海中想象

了无数次。高考后的暑假，他专程跑到山

西，参观了路遥纪念馆。

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。目之所

及土黄苍凉的景色给了他强烈的冲击，大

地沟沟坎坎，像被刀劈过一般。附近的庄

稼地星星点点地种着谷稞和玉米，这还是

农 民 一 点 点 “ 抠 ” 出 来 的 。 大 片 的 如 球

场，小块的只有炕席大小，人们不放过任

何能种植的地方。

而在他的老家，人们拥有肥沃土地，

夏天收麦子，秋天收水稻，即使是最寒冷

的冬天，也能捕鱼虾，挖莲藕。他一直知

道城市与农村的鸿沟，“我从没想过，农

村与农村之间也会有这么大的差距。”

大一暑假，学院要求做社会实践，很

多同学都选择到珠三角，或是香港、台湾

调研，创业创新是热门话题。肖亚洲想也

没想就拉着同学回到了老家农村，调查农

机合作社流转土地问题。在他的老家，村

子面临着“空心化”的问题，年轻人进城

后往往就不再回来。旁人都是想方设法摆

脱农民的身份，只有他，进了城却不断想

要回来。

一周的时间，“连浮光掠影、走马观

花都算不上”，很多事情肖亚洲都记不清

了，唯有酒桌上，农机社理事长大醉后的

一番话让他记忆犹新，“希望你住一段时

间，体验一下，才能把问题搞透。”他也

因此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大调研。

肖亚洲一直念念不忘那个“平凡的世

界”。他想知道，改革开放这些年，时代

大潮涌动下的一个个小村子都发展成了什

么样子，昔日的“高加林”“孙少安”们

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。“农民是最朴实的

一群人，无论时代怎样发展，都不应该抛

下他们。”

高中时肖亚洲就常写农民问题的时事

评 论 ， 有 200 多 篇 发 表 在 了 网 站 、 报 刊

上 。 他 甚 至 有 着 农 民 般 勤 奋 和 规 律 的 生

活，有一阵儿几乎一天一篇评论，每天中

午看新闻找选题，下午边上课边打腹稿，

晚自习后赶紧下笔，然后投稿。在散漫、

熬夜成风的大学校园里，他都保持着每天

11 点睡觉，早上 7 点起床的作息，室友觉

得“简直可怕”。

进入大学，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，他

却不再写时评，因为不满足通过看电视、

报 纸 和 上 网 得 到 二 手 信 息 。“ 坐 而 论 道 ，

袖手议论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字只会让

人离农村的现实越来越远”。

到晋西北的农村，他起初只是想去看

看，写点东西，根本没有想到要出书。他

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“三无学生”——没

有成绩，没有社工，没有妹子。“有这么

多空闲时间，总得做点什么吧”。

在石楼摸情况时，刚进第一户肖亚洲

就 被 难 懂 的 方 言 难 倒 。 尽 管 请 了 “ 翻

译”，但因为总是不能及时接上话，他一

着急就请求灰头土脸的农民说普通话。还

有一次，他把一个农民说自己儿子“过世

事”（意思是过日子） 听成了“过世时”，

他至今记得那场面，尴尬极了。

在石楼一河之隔的陕西清涧县做调研

时，背着相机的他正在和农民聊天，突然

就被路过的村支书打断。掏出了身份证和

学生证，解释再三，他还是被心存戒心的

村 支 书 命 令 坐 上 后 座 ， 一 直 跑 了 七 八 公

里 ， 扔 在 了 省 道 边 的 载 客 点 ，“ 被 ‘ 柔

性’地押解出境”。

去调研前，肖 亚 洲 专 门 找 来 了 政 府

各 个 部 门 的 公 开 材 料 了 解 农 村 的 故 事 ，

但 第 一 个 村 子 的 见 闻 就 刷 新 了 他 的 认

知 。 在 沙 窑 村 ， 他 发 现 那 里 的 玉 米 叶 子

都 打 卷 了 ， 村 民 却 毫 无 办 法 。 附 近 的 平

地 上 ， 他 找 到 了 当 地 政 府 力 图 解 决 缺 水

问 题 的 “ 一 村 一 井 ” 设 施 ， 每 口 井 财 政

补助 40 万元。

工程碑牌上记录了这个 2012 年 7 月竣

工的工程，“井深 180 米，每小时水量 150
吨 ， 可 发 展 水 浇 地 250 亩 ”。 但 村 民 抱

怨，“就是一口废井，建成 3 年多了，没

有抽过一次水、浇过一次地。”他接连去

了四五个村子，工程或是刚竣工，或是缺

设备，没有一个用上了井水。从村子返回

县里时，平常总会讨论问题的肖亚洲和他

在当地请的向导一路无言。

也有村子打算用易地搬迁的办法解决

包 括 吃 水 在 内 的 一 系 列 问 题 。 石 楼 县 的

506 个 自 然 村 中 ， 有 374 个 不 通 公 路 。

1986 年以来 3 次评定国家级贫困县，石楼

都 没 能 甩 掉 贫 困 的 帽 子 。 用 肖 亚 洲 的 话

说 ， 这 里 的 祖 祖 辈 辈 是 “ 接 力 与 命 运 抗

争”。但是故土难离，很多人不肯离开世

代居住的地方。好不容易过了心理关，却

有不少人为了搬迁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仍

然住不进安置房。

有的人搬迁后没了生计，每天骑着摩

托车跑上几里地回去种地。还有村民住到

新 屋 不 到 3 年 ， 后 方 的 山 体 突 然 倒 塌 ，

“没刮风也没下雨”，36 岁的姨婆和 18 岁

的女儿抢救无效身亡。甚至有人亲眼目睹

了新屋修建过程中的偷工减料，尽管国家

补贴 2.5 万元，自己只需出两万元就能住

进去，但他们说什么也不搬，因为“夜里

睡觉都不踏实，害怕被土埋了”。

走完这一圈，肖亚洲才意识到，自己

来之前读过的那么多学术专著，尽管专业

性 很 强 ， 但 对 复 杂 现 实 的 解 释 力 相 当 有

限 ，“ 直 到 把 自 己 真 正 放 到 农 民 的 位 置 ，

我才能感同身受”。

从石楼县回来后，每次和人说起黄土

地上的见闻，他总会提起留村沁园春小学

的校长郑方平。 这 位 校 长 为 了 把 住 得 远

的 老 师 留 在 学 校 任 教 ， 瞒 着 家 人 把 给 儿

子 结 婚 的 两 万 元 拿 出 来 ， 买 了 6 辆 摩 托

车 。“ 这 让 我 觉 得 这 个 村 子 是 有 希 望

的。”他甚至和父母说好，如果没有保上

研 究 生 ， 毕 业 后 就 到 黄 土 地 待 一 年 ， 给

这 里 的 小 学 代 课 ， 亲 身 参 与 和 记 录 他 们

的生活。

对他的决定，室友一点也不惊讶，觉

得“这就是他会做的事”。大一的第一节

政 治 课 上 ， 肖 亚 洲 就 因 为 和 老 师 意 见 不

同，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了起来，这让室

友“刮目相看”。碰到老师“不讲道理”，

他还会变着法子反问。

因为高中时他的时事评论文章就曾经

结集出版，肖亚洲一直被媒体关注。《厚

土》 出版后，很多媒体来找他，但他并不

喜欢被宣传和吹捧，而是更怀念和农民们

一起生活的感觉。很多人拿他的 90 后身

份做文章，也让他感到厌烦。

《厚土》 出版两个月，首印 5000 册就

已 经 卖 出 了 近 4000 册 。 有 人 问 肖 亚 洲 ，

这本书写出来了，还能为黄土高原上的人

们做什么。他想了很久，也没能给出一个

自己满意的答案。“我的书展示了这么多

现象，但没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。”唯一

的安慰，应该是不久前一个河北省的企业

家在看到书后，专程前往乔子头村考察，

达成了在村子投资 1000 万元，实施杂粮

种植和精深加工项目的意向。

2016 年 年 初 是 他 最 后 一 次 去 石 楼

县，一直到腊月廿六他才启程回 家 。 那

天 是 立 春 ， 他 在 当 地 的 向 导 虽 然 病

着 ， 仍 然 特 意 赶 来 送 他 ， 手 里 还 拎 着

几 个 村 的 村 民 为 他 挑 的 大 红 枣 和 家 里 自

种的小米。

刚 去 调 研 时 ， 村 民 当 他 是 客 。 熟 悉

后，肖亚洲要跟农民算家庭收入，银行存

折他们都会掏出来 给 他 看 。 现 在 ， 他 觉

得 自 己 变 成 了 黄 土 地 上 的 一 分 子 ， 石 楼

是 自 己 的 第 二 故 乡 。 每 到 丰 收 季 节 ， 他

都 会 收 到 村 民 寄 来 的 农 产 品 。 有 的 村 民

家里儿子娶媳妇，后辈考上高中和大学，

或是家里箍新窑了，都会忍不住给他打电

话报个喜讯。

肖亚洲到晋西调研前，曾经在陕西做

过田野调查的师兄发来一条简短的微信：

“眼皮贴近地皮，才能看见草根。”现在，

肖亚洲觉得自己已经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棵

草根了。

陈锐海

10 月 21 日国务院公布 《关于激发重

点 群 体 活 力 带 动 城 乡 居 民 增 收 的 实 施 意

见》，其中有“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

收调节力度”。马上，在一些网络上就出

现了解读：“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

调节力度”就是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的高

收入者将被加税。接着，财政部专家纷纷

出面，称这些解读纯属误读和推演，要对

高收入者加税更是无稽之谈。

就 以 往 而 言 ， 确 实 有 一 些 官 员 对 事

件、传言和解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甚至

与民间形成对抗，而事后证明，这些官员

是错的。但这一次，我以为，民间解读者

是错的。

首先，中国推动依法治国已有些年头

了，现行 《立法法》 规定，税种的设立、

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

度，只能通过立法来实现，需要通过全国

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。换句话说，行政机

关只能执行人大的决定，而无权作出“加

税”决定。

再一个，当下收入 12 万元确实算不

上高收入阶层，一个月嫂都能达到。对高

收入者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，其收入达

到平均收入的 10 倍。2015 年全国城镇职

工年平均工资是 62029 元，这 12 万元连 1

倍都不到，惭愧吧。

2005 年 10 月 27 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

通 过 议 案 ， 个 税 起 征 点 由 800 元 上 调 到

1600 元，北京市为 1500 元。当时，财政

部副部长楼继伟告诉大家，工薪阶层纳税

面将从 60％降至 26％，而国家将减收 280

亿 元 。 这 次 减 收 的 280 亿 元 只 占 当 年 财

政收入的 1%，一般来说，个税减收会刺

激 消 费 ， 从 而 促 进 营 业 税 、 增 值 税 的 增

长 ， 算 大 账 还 是 划 算 的 。 也 正 是 在 这 次

人大常委会上，决定个人年收入超过 12

万元要自行纳税申报，从 2006 年开始执

行。

按照个税制度分类，个人收入具体被

分为 11 类，分别是工资、薪金所得；个

体 工 商 户 的 生 产 经 营 所 得 ； 对 企 事 业 单

位 的 承 包 经 营 、 承 租 经 营 所 得 ； 劳 务 报

酬 所 得 ； 稿 酬 所 得 ；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所

得 ； 利 息 、 股 息 、 红 利 所 得 ； 财 产 租 赁

所 得 ； 财 产 转 让 所 得 ； 偶 然 所 得 ； 经 国

务 院 财 政 部 门 确 定 征 税 的 其 他 所 得 ——

这 最 后 一 项 ， 人 大 把 部 分 涉 税 权 让 渡 给

了行政部门。

但是，这么多年，税务部门对个人收

入收税，基本上还在工资、劳务报酬、稿

酬等圈子里打转，12 万元自行申报也有

许多是单位代行的。而现实是，个人收入

越发丰富多彩了，股权收入、房屋租金以

及其他非劳动所得越来越多，特别是那些

富人，工资等收入反倒是小头儿了。对这

种状况，税务部门心里明镜似的，他们当

然不会为这已在掌控里，却又最容易引发

反弹的小头儿去下功夫，性价比太差。民

间解读者，天真了。

那么，当初为什么要搞 12 万元自行

申报呢？现在的说法是， 不 是 用 来 划 分

收入高低的界限 ， 而 是 从 征 管 便 利 的 角

度考虑的。实际上，当年也许真是把 12

万 元 当 成 富 人 的 标 准 咧 。 当 时 ， 天 津 财

经 大 学 财 政 学 科 首 席 教 授 李 炜 光 说 ： 北

京 市 2005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在 8800 多

元，这样年收入 12 万元的富人标准也不

大离谱。

如今税收部门本事大长，积极扩编。

《意见》 提出：在确保信息安全和规范利

用的前提下，多渠道、多层级归集居民和

非居民个人的收入、财产等相关信息，运

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，创新收入监测

方式方法，提升居民收入信息监测水平。

此外，正在修订中的税收征管法已经明确

建立自然人纳税识别号，这将归集个人工

资、薪酬、证券、不动产、保险、银行存

款信息。国家级电子政务工程金税三期已

在试点，正在向全国推广。到那时，个人

收入就可能全部入笼了。

个人收入纳税基本上还在工资等圈子里打转
12万自行申报也有许多是单位代行的

加税的民间解读错了


